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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文艺百家

>>>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笔者研究了一辈子电影，大概观看过1.2万

多部各国电影，不过还是很难找到与《永不消逝

的电波》完全同类型的影片。这是一次非常独

特的观影感受，我们过去对电影的理解已不足

以有效阐释这部影片。大家将其视为舞剧电

影，但可以明确的是，它跟《白毛女》《红色娘子

军》《丝路花雨》等舞剧电影不一样，它是一种全

新的电影样式。

《永不消逝的电波》不仅是对红色记忆的一

次深情回望，更是文艺创作如何推动中国电影

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一次有益尝试。

舞剧与电影有机结合的
艺术佳作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艺术形式上

的创新之处，首先体现在对经典舞剧的大胆重

构和多维诠释。

舞剧作为一种以舞蹈为主要表现手段的舞

台艺术形式，独特的肢体语言和舞台调度能够

生动展现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而电影则以丰

富的视听语言和叙事技巧，为观众提供更加沉

浸式的观影体验。为尊重原舞剧的“无声”特

质，影片特地采用“默片”的形式。同时，为了与

舞剧进行区分，《永不消逝的电波》尽可能地调

动视听语言来重新演绎、诠释这个故事。演员

没有发声，但光影在发声，镜头在发声，配乐在

发声，微相在发声，最终舞剧与电影这两种艺术

形式巧妙地融为一体，达到“无声胜有声”的艺

术效果。

现代科技的不断进步，也倒逼艺术家的创

意力和表现力不断提升，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

艺术表达。《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两破一融”

的路径呈现了舞剧与电影的双重魅力，既有

舞剧的动感与节奏，又充分吸收电影在叙事和

镜头语言上的优势，为观众带来了全新的观影

体验。

其一，彻底打破传统电影和舞剧之间的

界限。

在AIGC时代，电影的语言、蒙太奇、场面调

度等都在发生新的变化。有一句新的话语叫

“电影将会重新诞生，电影正在重新诞生”。在

这方面，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无疑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本，它展示出科技与艺

术有机结合的无限可能性。影片既有真实历史

的影像，又有实景的拍摄，以及舞台的拍摄，实

景、舞台、虚拟三种形式混合交织，在视觉上增

加层次感，营造多时空交错的观影体验。

其二，有效突破舞台艺术中“第四堵墙”的

概念束缚。

影片在众多场景的构建中，将拍摄焦点对

准排练室、观众席、紧急出口等，将幕后引入台

前，将观影空间搬上银幕，以大跳轴的方式大胆

“拆墙”，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虽然这

种先锋的镜头语言、出格的舞台调度在某些观

众眼中可能构成“穿帮”问题，为该影片设定了

一定的观赏门槛，但也恰巧证明理论界、评论界

需要找到一种新的语汇系统来更好地推广和阐

述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和观影体验。

其三，深度融合多种经典表演体系，打造独

具一格的表演风格。

影片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体验派、梅兰

芳的表现派以及布莱希特的间离美学相与为

一。这些看似不同的艺术理念的混搭却并未产

生违和感，反而拓展了电影的表现边界。这无

疑是对观众心灵的一次深切触动，也是对革命

烈士的最好纪念。

共同体美学需要中国当代电影呈现更多的

创新表达，需要中国电影工业追踪新科技的发

展，整合过去所有学派的有益成果，在更高的层

面上实现新的平衡。《永不消逝的电波》导演在

影片中运用各种高科技元素，将舞剧与电影语

言完美融汇，在艺术创作中注入了新的生命

力。这种创新极大地丰富了影片的视觉效果，

使受众在观影过程中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

的厚重与艺术的美妙，塑造一种新的审美共同

体，提升了观众的想象力和参与感。

《永不消逝的电波》作为极具表现力的创新

样本，在不同艺术学派之间找到奇妙的平衡和

统一，成为中国电影在世界电影舞台上的新经

验和新表征。

宏观与微观协同共筑的
精神丰碑

在我国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红色文化逐渐

塑造并确立了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话语体系和

创作模式，对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审美观念以及

表达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舞剧电影《永不消逝

的电波》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更是一段历史的

回响，一种精神的传承。影片通过宏大的历史

背景与细腻的个体叙事相结合，深入挖掘和展

现出革命战争年代先烈的精神面貌和理想信

念，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个体情感的细腻刻

画，体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的高度统一。

首先，影片在宏观历史叙事方面表现出色，

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生动再现，唤起了观众对革

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对红色精神的高度认同。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既是革命斗

争前沿阵地，又充满着敌对势力的阴影。导演

在场景转换和氛围营造上下足了功夫，以霓虹

闪烁的街头、阴暗潮湿的小巷等，对街道、建筑、

寓所进行还原，营造出复杂的时代氛围。影片

展现了在敌占区内革命者如何在夹缝中求生

存、求发展的艰难境地，以及他们如何在重重困

难中寻找到革命的希望和力量的过程。

在个体叙事方面，影片通过对李侠和兰芬

细腻的情感描写，让观众在感受革命烈士伟大

精神的同时，也体会到他们作为普通人的柔情

与坚韧。

影片尾声处，导演以特写镜头强调李侠同

兰芬在告别时用手指敲下相互表白的摩斯电

码，观众可以清楚地看到手指的移动和细微的

表情变化，放大了诀别瞬间深情却又沉默的厚

重情感。李侠的每一次行动和抉择，都源于他

的革命信仰和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在波

澜壮阔的革命岁月中，英雄的身后总是背负

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牺牲与付出。李侠与兰

芬在国家和家庭之间作出的艰难取舍，揭示

出革命者在特殊历史时期的复杂心理和人性

光辉，这种深沉的爱与无私的牺牲，成为影片中

最动人的篇章，在情感和思想层面引发观众深

刻共鸣。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成功不仅仅

在于其艺术价值，更在于其对当代文艺创作的

启示意义。影片以新的艺术形式去展现和诠释

那些具有时代价值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更好地

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在

今后的岁月里，这部影片将继续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人，传承和发扬革命精神，对于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总而言之，在当前全球电影产业迅猛发展

的大背景下，中国电影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

机遇和挑战，充满中国特色的艺术创造也在世

界电影的演进过程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在这样一个与高科技抢跑的时代，我们需要更

多像《永不消逝的电波》这样兼具创新力和表现

力的优秀影视作品。中国电影人更应当树立强

烈的文化自觉和共同体美学自觉，不仅在内容

与形式上展示创新，更着眼于审美体验的深度

和多样性。这种审美的重新塑造在于必须将传

统文化、红色文化与大众文化相结合，达成新的

共性。在跟世界电影的这个赛道上，我们要有

信心跑在前面，推动中国电影从高原攀上高峰，

从大国走向强国。

（作者为电影理论家、中国电影评论学会
会长）

形式与情感的双重升级
饶曙光

上海是红色文化重镇和宝库，如今又添精
品力作——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以下
简称《电波》）。笔者在上海影城亲眼目睹放映
后的见面会上，观众对影片的赞美弥漫影院，对
两位主演的挚爱溢于言表。那种热烈是作品真
正成功的重要标志，说明了红色文化的深厚魅
力，和革命英雄的永驻人心！
《电波》是一个特殊的案例。电影故事片被

改编为舞剧，舞剧又被拍成电影，成为一个“闭
环”。三个作品都是高水平、高品位，都是能广
为长久流传的艺术精品，十分难得。
《电波》的两次改编，各自经历了“再媒介

化”的过程。
“再媒介化”是指“新媒介从旧媒介中获得

部分的形式和内容，有时也继承了后者中一种
具体的理论特征和意识形态特征”。艺术史表
明，再媒介化是推动艺术发展的重要动力。无
论戏剧还是电影都随着时代进程不断地进行着
“再媒介化”。“再媒介化”在传播红色文化中发挥
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不需费力，我们随口就能
数说出一大批作品来，如小说《千里江山图》今
年内多次接连变身为广播剧、评弹、话剧等等。

而《电波》的两次“再媒介化”具有不同于以
往的特点。
《电波》故事片完成于上世纪胶片时代，脍

炙人口，当年观看过的老年观众至今依然深深
不忘。在过去七十年以后，它的局限也十分明
显。比如节奏较为缓慢，已不能适应当今观众
心理需求。2018年舞剧改编没太受到原故事
片的限制，自由度很大。改编摘取了故事片中
最核心的人物关系：李侠和兰芬；最重大的事
件：“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舞剧大胆
地定位于谍战剧，完全改变了原作的风貌。

正如英国鬼才编导马修 ·伯恩所言：“舞蹈
创作由非语言叙事来承载，这让我有勇气用自己
的方式来呈现。”是时，舞台艺术已进入多媒体时
代，新媒介的加入更有利于突出舞台艺术的整体
性、时空包容性、流动性和假定性。韩真和周莉
亚两位舞蹈编导发挥出惊人才华，在新媒介帮助
下创造性吸收故事影片的生活化表演以及蒙太
奇手段，运用抽象的条屏机械布景与影像配合，
蜕变出全新表现方式，使《电波》舞剧成功“再媒
介化”，打造出一部中国舞剧史上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全新舞剧，成为红色文化中一颗亮眼明珠。

把舞剧拍成电影，“再媒介化”就显得更为
重要也更为复杂。它不像前一次舞剧的“再媒
介化”具有某种彻底性，受到的限制非同一般。

电影理论家巴拉兹说过：改编“就会把原著
仅仅当成是未经加工的素材，从自己的艺术形
式的特殊角度来对这段未经加工的现实生活进
行观察，而根本不注意素材已具有的形式”。舞
剧改编的历程完全符合巴拉兹的论述。然而把
舞剧改编为电影，舞剧“这篇杰作的艺术形
式”——“非语言叙事”即肢体表演无法更改。
舞蹈的抽象性跟电影的纪实性如何协调？如何
突破“舞剧的固有思维”，“从中寻找全新的元素
和突破性的解读”，不是一个谁都能完满解决的
难题。郑大圣和崔轶两位导演以惊人才华应对
了挑战，完成了破茧成蝶。

这一次“再媒介化”表现出一种“补救性”。
也就是要避免舞蹈艺术转换成影像艺术时会出
现的某些局限，要融入新的媒体元素。

两次“再媒介化”遇见的问题很不相同。但
它们所处的社会背景是毫无二致的。那就是数
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体验经济的勃发，社会各界
先后进入了“融合时代”。戏剧、电影更是冲锋
在前。当代导演的观念发生重大变化，不再刻
意追求艺术的“纯粹性”，而是融合各类艺术之
优长，创造出符合新审美需求的艺术形象和艺
术效果。就如欧洲设计大师柯里莫夫斯基所
言：“在各种艺术形式走到尽头的时候，对片段
的截取与整合成为后现代的标志之一。”

舞剧在实行“再媒介化”时，是以物质为基
础的。真人表演、机械布景等都是物质的。而
舞剧电影“再媒介化”依靠非物质数字技术的新
媒介，把加入的新媒体元素从拼合、组合到融
合。生活性的现实场景、电影的微相表演、虚拟
摄影棚的使用、以及资料照片和影片等等的加
入，细致丰富地拓展了艺术表现手段，最大程度
“补救”,也就是突破了“非语言叙事”可能存在
的融合障碍。

影片在不改舞段的前提下，让我们看到了
媒体融合极佳的艺术效果：表演上既间离又真
挚、场景上写实和写意自由穿梭、现实和虚拟共
时互生、时间空间无痕切换以及生活化和舞蹈
化表演的美美与共等等。作品由此实现了舞剧
电影艺术呈现所特有的视听直接性和超媒介
性，让观众意外，让观众惊喜，让观众震撼，实现
同一题材的天际线超越。

影片强化了舞剧的根本特征，把敌我生死斗
争表现得比舞台演出更紧张更抓人，英雄人物李
侠的机智果敢、勇于献身更加突出感人。影片采
用了很多真实历史记录镜头，营造出极其严酷的

气氛，弥补了舞剧时代背景较弱的短板。“解放前
两年上海被杀害的地下党同志达800余人”，这
句字幕震惊所有观众。惨烈的场面为表现李
侠、兰芬献身革命的崇高精神铺垫下重重的一
笔。同志们的牺牲激起他们俩无限悲痛与激
愤，激情奔腾的双人舞尽情渲染了人物的内心，
舞动的虚拟投影背景帮助舞蹈更有生命力和情
感性。在保密局紧紧追查时，影片的镜头语言
实现了舞台上很难实现的扣人心弦的戏剧节奏。

影片调整结构，把《渔光曲》这段最美丽的
舞蹈巧妙地移到开始，跟市民真实生活衔接，回
归电影的本体美。两者交融，毫无违和之处。
导演在整部影片中，把电影的假定性发挥到极
致，精心地在剧场、舞台、实景、资料镜头中穿梭
驰骋，相生相应相托相衬。时空的转换流利多
变，牢牢吸引住观众。

导演强化舞台艺术的写意性，运用数字科
技创造出种种新颖的场面。比如两人婚爱的双
人舞,李侠电梯发现照片的大幅舞蹈、夫妻黑夜
疾走的紧张,赵晓光牺牲的表现性场面，排练教
室里李侠、赵晓光和方海生三人的梦幻以及李
侠、兰芬夫妻痛别等，给人无法忘怀的深刻印
象。特别是李侠发出最后电报时，镜头360度
加速旋转把对英雄的崇敬推到顶点。

影片“再媒介化”的一个重要环节，是王佳
俊、朱洁静两位主演要从舞蹈的肢体表演转向在
镜头前的微相表演。要在镜头面前自然自如、激
情饱满地把人物内心世界淋漓尽致体现出来，对
舞蹈演员来说难度很大。演员的眼神、表情、泪
水、哭声这些细节在舞蹈中不易被观众看清，而在
大量的近景特写中一目了然，来不得丝毫做作。
正如朱洁静所言，演了600多场，表演开始模式
化。电影的生活化表演是挑战，更是提升。

电影美学告诉我们，近景、特写镜头不仅仅
是强调，而是深入。深入人的骨髓、深入人的心
灵、深入人的潜意识。要求演员和人物融为一
体、化为一身、共有心魂。生活表演跟舞蹈表演
处在表演艺术的两端，似隔鸿沟，但令人欣喜的
是两位主演能够自由转换、无缝衔接！他们表
现的地下党员情感真挚、感觉细腻，毫无做作与
虚假。加上纯熟拔萃的舞蹈表演，栩栩如生地
塑造了有信仰、有胆魄、有情怀的，平凡而伟大
的共产党人。

影片导演用心用情，体现出对革命先烈的
无比热爱；树立新观念，充分运用电影思维来重
新创作，超出了观众的想象。影片终点妙笔横
生，把先烈延伸到了当下的上海，寓意着先烈的
革命精神永远活在上海这座城。他们就是上海
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最美丽最辉煌的形象。

（作者为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国家级突出贡
献专家、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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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 演 的 舞 剧

《永不消逝的

电波》，可谓中

国舞剧史上具

有划时代意义

的全新舞剧，

红色文化中一

颗亮眼明珠。

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